
一场山东抗战史上最悲壮的突围战，为山东保存了宝贵的革命骨干力量

八百勇士血染大青山

穿军装的

“洋八路”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实习生 董诗妮

  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馆中，有一部分展陈专门
铭记英勇捐躯的烈士们。其中，一个外国人的名字
格外引人注目——— 汉斯·希伯。
  讲解员韩成欣介绍，大青山突围战结束后，群
众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一位外国人的遗体，遗体上
弹痕累累。后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同志辨认，
确认他就是德国共产党员、太平洋学会的著名记者
汉斯·希伯。
  希伯曾多次到中国，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敌后
抗战情况的报道。全面抗战爆发后，希伯在延安受
到毛主席接见。 1941 年，他来到沂蒙山区，换上
当地百姓的布鞋，穿上八路军军装，被根据地军民
亲切地称为“洋八路”。
  “希伯深入前线采访记录，他的妻子秋迪·卢
森堡则在上海，负责将他撰写的稿件寄往世界各地
发表。”韩成欣介绍，在当时交通阻隔、信息闭塞
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希伯发表的文章打破了敌人对
根据地的新闻封锁，“让全世界都能了解我们敌后
抗战的真实情况。”
  大青山突围战发生时，希伯正跟随中共中央山
东分局机关进入大青山北麓五道沟下端一个叫獾沟
子的地方，不幸遭到日寇机枪的猛烈扫射。由于敌
我力量悬殊，连队根据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
的指令，划分为三个小分队向西南方向突围。当
时，希伯被安排在第一分队率先行动，但他不肯先
行离开。等到第二分队开始突围时，希伯再次要求
战斗到最后，分队长并未同意。当他加入最后突围
的第三分队时，敌军已从四面八方涌了上来。希伯
身边的翻译员和警卫员先后牺牲，他从牺牲者身边
捡起枪来，猛烈地向敌人射击，不幸身受重伤，最
后献出宝贵的生命，时年44岁。
  远在上海的妻子秋迪·卢森堡，一直在苦苦等
待丈夫的归来。然而，直到大青山突围战结束4 年
后，秋迪才得知希伯牺牲的消息。 1981 年，年过
六旬的秋迪再一次来到大青山缅怀丈夫，并从墓地
前的麦地里采摘了一把麦穗。她说：“我要把它们
种到德国的土地上，让沂蒙山的种子在德国生根发
芽。”
  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馆培训室主任李梅感慨：
“希伯是一位外国人，却以一名战士的身份，在沂
蒙山的热土上拼杀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以一位
国际记者的中立视角发声，对揭露日军暴行有着非
常重要的意义。”
  1942 年 7 月 7 日，大众日报第5 版刊发《悼中
国人民之友希泊（伯）同志》一文，其中提到：
“（希伯）到山东来一个月的工作，寄出两个长篇
报告——— 《八路军在山东》《为收复山东而斗
争》。在这些著作里面，他以明敏的观察、准确而
扼要地概述着各方面具体情况，他以卓越的政治理
解，客观的态度，中国民族解放的立场阐述中国共
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民主团结，抗战的方针及
政治纲领。在他的笔下反映着共产党、八路军、新
四军的主张与实践的完全一致，在这实践中的真凭
实据的、伟大的成就。在这些著作里面，他说，除
民主团结外，不能有其他的手段坚持抗战，争取最
后胜利。”
  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曾发文怀念希伯，他在文
章中写道：“希伯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支援了中国人
民的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山东抗日战场上最严
峻、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里，他不避危难，与中国人
民同生死、共患难，他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希
伯同志的英名，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与中华山
河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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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希伯（右一）在在采采访访中中。（□资料图）

  大众日报社第三战时新闻小组编印的
战时油印版第二期。

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大众报人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与大青山胜利突围战斗旧址一
样，大众日报战时印刷所旧址，亦坐
落于临沂费县薛庄镇。在这里，大众
报人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在战火燃
烧中油印报纸。
  1941 年冬，面对日寇残酷的“铁
壁合围”大“扫荡”，大众日报社埋
藏物资，疏散人员，组成了 3 个精干
战时新闻小组，分别执行鲁南巡视、
跟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就地游击的
任务。
  由报社通讯部长郁永言率领的第
二战时新闻小组，随中共中央山东分
局机关转移途中，不幸陷入敌军包围
圈。费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乃
军在《巍巍大青山》一书中，还原了
这个小组经历的惨烈战斗：“郁永言
突围时中弹牺牲，他随身带的日记本
已被鲜血染红。共产党员、报务主任
叶凤川躲进秫秸垛内。被日寇发现
后，他‘赫’地站到敌人面前，拿出

身边唯一的手榴弹，毅然拉出弹弦，
与敌人同归于尽。”
  留守的第三战时新闻小组在极其
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游击办报。这些
同志既是战斗员，也是发行员。情报
小组的工人张海松在联络工作之余，
将报纸读给群众听，一传十、十传
百，百姓们将大众日报称为“大报
社”，并纷纷表示：“有‘大报社’
在，我们就放心。”
  曾经担任大众日报总编辑的朱民
回忆：“当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交通
员，把刚出版的一期期油印报纸，穿
过敌人的包围和封锁，送到正在同敌
人浴血战斗的抗日军民手中的时候，
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大青山突围战的生死考验中，
大众报人和当地群众血脉相连，并肩
战斗。大众印书馆编辑部主任郭季田
在牺牲前的日记里留下了这样一句
话：“我发誓地向天呼号，为了民族
的生存，要流尽最后一滴血。”
  大青山突围战中，共有18 名大众

报人壮烈牺牲。考虑到我方伤亡人数
过多，不利于鼓励群众抗战积极性，
当年对这场战斗并未进行新闻报道。
直到1942 年 7 月，大众日报才得以刊
发一组文章，悼念在反“扫荡”中牺
牲的同志，言辞深沉，催痛人心。
  张乃军还提到，报社曾在沂水县
朱家岭、高家巷子埋藏了部分机器，
敌人闻讯后，将两村群众集中，当众
烧死1人、枪杀2人，威逼群众交出机
器，在场的300多名群众无一人屈服，
用沉默和鲜血守护了秘密，使这批珍
贵的机器得以完好保存。
  老百姓为何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也
要保护机器？“报纸传递着党的声音
和前线的战况，凝聚着抗战的思想与
力量。即便很多老百姓并不识字，但
通过口口相传，报纸上的道理和消息
传遍了千家万户。共产党、八路军是
为了把他们从水深火热的战争中解救
出来，这一点，老百姓是知道的。”
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馆培训室主任李
梅说。

■红色党报里的抗战

  【□报道组特邀顾问：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研
究二处处长、一级调研员闫化川】

学员扛枪

涉过“突围战生死河”

  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馆内，影
像、雕塑、历史老物件以及多媒体沙
盘，都以不同的方式生动地再现了这
段历史。讲解员韩成欣介绍，大青山
突围战是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
学（简称“抗大”）第一分校学员为
主体进行的一场战斗。抗大共设有14
所分校，其中一分校就设立在沂蒙
地区。
  19 4 1 年，日、伪军集结五万余
人，兵分十一路，对沂蒙抗日根据地
展开了持续两个月的“铁壁合围”大
“扫荡”。根据地军民团结奋战，粉
碎了敌人的合围。 11 月 29 日，抗大一
分校奉命返回大青山地区恢复教学。
同时，八路军115师准备于绿门山一带
打击敌军。为保证机关安全，令非战
斗人员向大青山地区转移。
  30 日凌晨，日、伪军五千余人对
大青山地区发起“清剿”。此时，抗
大一分校及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
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 115 师、省级
各群众团体等机关的六千余人，在转
移途中遭遇突袭，陷入包围圈。被围
人员多为非武装人员，武器装备匮乏
且落后。危急关头，抗大一分校校长
周纯全果断指挥五大队和警卫连抢占
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人。在掩护
下，被围军民迅速向西突围，进入大
山深处。
  大青山下，黄草关河蜿蜒而过，
这条河流也被誉为“突围战的生死
河”。数千人的队伍奋力越过黄草关
河，向塔山方向突围，最终得以脱
险。周纯全始终坚守在阵地上指挥，
直到大部分人员都突围后，他才凭借
侦察班副班长刘钢捡来的八颗手榴
弹，带领最后十几名战士突出重围。
  此役中，仅抗大一分校就牺牲了
200 余名年轻学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
书记朱瑞评价此次战斗时指出：“一
场壮烈的拼杀换取了几千人转危为安
的空前胜利，这是山东抗战史上抗大
人立下的有独特意义的战功。”
  时任抗大一分校训练部副部长的
阎捷三，在突围中奉命率警卫连夺取
并坚守突破口，保障了大批人员安全
撤离。回忆起那场战斗，他表示：
“虽蒙受了很大损失，但最终粉碎了
侵略者的重兵包围，我绝大部分人员
安全突围，保存了山东大批宝贵的革
命骨干力量。因此，这是一次胜利的
突围，是抗日战争中，沂蒙广大军民
用 生 命 和 热 血 写 下 的 又 一 壮 丽 诗
篇。”

死战不退

用生命堵住敌人枪口

  抗大一分校五大队一中队一区队
区队长李国栋将这场突围战比喻成
“一场最严格的考试”。战斗伊始，
李国栋率领的队伍于蛤蟆石沟率先发
现敌情，打响了突围战的第一枪。在
一中队的掩护下，校部人员得以迅速

转移至大青山西侧的南涝坑。李国栋
后来在文章中写道：“在这些优秀的
黄河子孙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
难。我们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是无
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
  掩护突围的战斗中，五大队二中
队打得异常艰苦。队长邱则民、指导
员程克带领40 余名学员坚守高地，浴
血奋战。机枪手牺牲后，邱则民抱起
轻机枪向敌人扫射。弹尽之际，他毅
然砸毁机枪，纵身跳崖殉国，年仅26
岁。程克和最后的17 名学员与敌人激
战整日，粒米未进，滴水未沾。子弹
打光后，他们以枪托、石块与敌人展
开肉搏。牺牲前，程克一跃而起，狠
狠咬下了最前面的一名日军士兵的耳
朵。他的壮举激励了其他学员，众人
皆以血肉之躯与敌搏斗，终因寡不敌
众，18位勇士壮烈牺牲。
  后来打扫战场时，一位老大娘指
着程克的遗体说：“那个长头发的同
志最有种！”
  抗大一分校校部司号长齐德在突
围战中英勇战斗，手指、手掌、胳
膊、头部、腹部相继负伤，肠子都流
了出来。然而他强忍剧痛，坚持吹响
冲锋号角。战斗结束后，齐德在转运
途中牺牲，那一年，他只有 19 岁。
“他们那么年轻，大多是学生，却将
生的希望留给他人，用自己的生命去
堵住敌人的枪口。难以想象他们承受
了怎样的痛苦。”大青山胜利突围纪
念馆培训室主任李梅感慨。
  有 许 多 英 雄 ， 连 名 字 都 没 有
留下。
  突围战中，抗大一分校女生队向
山下撤离时，隐蔽在李行沟村边的三
间小屋内。日军发现这二十多名女战
士后，架起机枪扫射。女生队员凭借
仅有的十几枚手榴弹奋起抵抗，最终
全部壮烈牺牲。屋门外数米内血水横
流，屋内积血深及鞋面。清理烈士遗
体时，蒙费大队大队长董振堂不得不
垫上厚厚的一层沙土方能进屋。然而
室内墙壁、角落遍布鲜血与碎肉，已
无完整遗骸可寻。“这属于遭遇战，
加之当时条件所限，许多信息已难以
完整统计，相关史料也已散佚。”讲
解员遗憾地说。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数百名英勇
的烈士在这场战斗中牺牲，其中包括
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
德国共产党员及太平洋学会记者汉
斯·希伯、 115 师敌工部部长王立人
等。鲜血浸染了大青山。据统计，此
役中 3 0 0 余人英勇就义， 5 0 0 余人
负伤。

生死与共

沂蒙精神融入血脉

  细雨如织，浸润着苍翠的大青
山。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馆内，参观
者络绎不绝。专程从临沂市兰山区方
城镇赶来的韩女士，在馆内驻足良
久，“来之前查阅过资料，对这段历
史已有初步了解。但真正站在这里，
凝视着这些实物，聆听着这些故事，
我才真切感受到，信仰所迸发出的力

量，竟如此坚不可摧。”
  硝烟虽已散去，但军民鱼水情深
的壮歌永存。战斗中，200余名伤病员
被就地安置，在日、伪军反复“清
剿”下安全生存。当地群众冒着生命
危险，收留照顾伤员，为他们送粮
送饭。
  大青山东麓的小布袋峪村，便是
这无数感人故事的缩影。当时的小布
袋峪村党支部书记刘苦妮，是一位坚
毅的沂蒙母亲，她将数名受伤战士藏
在家中悉心照料。面对日军的严刑逼
供，她的老伴儿马大爷宁死不屈，拒
绝透露伤员下落，被日军绑在树上烧
死。他们的儿子铁柱，为引开搜捕的
日、伪军，主动暴露自己，最终血洒
青山。
  李行沟村村民戚兰陈的机智与勇
敢同样令人动容。突围战中，她将儿
媳、孙子藏在地窖里，随后敞开自家
院门，让 4 名抗大学员躲进院内，换
上破旧衣服，成功躲过了日寇的追击
和搜查。新中国成立后，被救护的抗
大学员多次重返大青山，看望给予他
们第二次生命的戚大娘一家人。
  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馆最后一个
展区的主题是“薪火相传，继往开
来”。韩成欣说，正是这种“水乳交
融、生死与共”的军民鱼水深情，赋
予了沂蒙军民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
在熬过抗战最艰苦卓绝的岁月后，他
们向日、伪、顽发起猛烈反攻，恢复
并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为抗战胜利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份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力
量穿越时空，依然在新一代沂蒙儿女
心中澎湃奔涌。费县县委宣传部新闻
科的年轻工作人员潘奕帆，是一位土
生土长的沂蒙人。他坦言：“小时候
听大青山突围的故事，只觉得是遥远
的历史。但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
深刻地认识到，沂蒙精神就是融入我
们血脉、刻进我们骨子里的力量之
源。”
  在多年讲解工作中，李梅的感悟
也在不断加深：“我们此刻站立的大
青山，正是当年先烈们浴血奋战的地
方。虽然时空相隔，但我们脚踏的是
同一片浸染着热血的土地。我们有义
务让更多人听到他们的故事，让英雄
不被遗忘。”
  “大青山突围是沂蒙军民在波澜
壮阔的抗日舞台上，用鲜血和生命绘
就的最为英勇壮烈、扣人心弦的一
幕。”费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
乃军说，“特别是战斗中我广大军民
表现出的舍生忘死、气壮山河的英雄
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青山无言，忠魂不朽。纪念广场
上，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碑耸立于
此，与之遥遥相望的，是青山之上的
望海楼。它的脚下，便是那首唱遍大
江南北、承载着沂蒙深情的《沂蒙山
小调》诞生地。这些红色坐标，就这
样一片连着一片，映照着那些用生命
和热血书写的记忆。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7 月31 日，在临沂费县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广

场，一支又一支学生队伍有序穿过广场，步入纪念

馆。盛夏多雨，薄雾笼罩的大青山更显宁静肃穆，

与84年前的血色寒冬形成强烈对比。

  1941 年，著名的大青山突围战就发生在这片土

地上。在这场英勇悲壮的战斗中，我军以牺牲300

余人、伤500 余人的惨痛代价，最终换取了6000 余

人的安全突围，粉碎了日军的重兵“清剿”。如今

的大青山，还有一片烈士墓区，在突围战中牺牲的

烈士就长眠在这方热土。


